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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晋变迁视角下的南朝陵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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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语

　　南朝陵墓既是六朝考古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古代陵墓制度发展的关键环节。新中国成

立后，随着考古工作持续开展，南朝都城建康（今南京）周边陆续发现了丹阳仙塘湾南朝墓〔１〕、

丹阳金家村和吴家村南朝墓〔２〕、南京罐子山南朝墓〔３〕、南京狮子冲南朝墓〔４〕等帝陵级墓葬，

南京甘家巷南朝墓（萧秀墓）〔５〕、尧化门梁墓（萧伟墓）〔６〕、萧融墓〔７〕、萧象墓〔８〕、白龙山南朝

墓（萧宏墓）〔９〕等萧梁王侯墓（图一），以及大量与王侯墓形制相同、规模相近的南朝高等级墓

葬（附表）。不断丰富的考古发掘资料，为深入研究南朝陵墓制度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支持。目

前关于南朝陵墓的讨论多集中于神道石刻、墓室壁画、墓主考证等层面，较少将南朝陵墓置于

六朝历史演进或汉晋墓葬制度变迁视野中进行宏观考察〔１０〕。只有宏观视角与微观分析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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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胡桥南朝大墓及砖刻壁画》，《文物》１９７４年第２期。

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县胡桥、建山两座南朝墓葬》，《文物》１９８０年第２期。

罗宗真：《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南朝大墓的发掘》，《考古》１９６３年第６期。

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南京栖霞狮子冲南朝大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南京博物院、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栖霞山甘家巷六朝墓群》，《考古》１９７６年第５期。

南京博物院：《南京尧化门南朝梁墓发掘简报》，《文物》１９８１年第１２期。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梁桂阳王肖融夫妇合葬墓》，《文物》１９８１年第１２期。

南京博物院：《梁朝桂阳王萧象墓》，《文物》１９９０年第８期。

南京市博物馆、栖霞区文管会：《江苏南京市白龙山南朝墓》，《考古》１９９８年第１２期。

赵胤宰、韦正注意到东晋、南朝陵墓制度 的 差 异，分 析 了 南 朝 陵 墓 的 特 征 和 渊 源（赵 胤 宰、韦 正：《南 朝 陵 寝 制 度 之 渊

源》，《古代文明》第４卷，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５年）；付龙腾认为南朝陵寝制度在师古、任己两端各有取舍（付龙腾：《试析

南朝陵寝制度的两大取向》，《东南文化》２０２０年第４期）；耿朔认为刘宋孝武帝礼制改革推动南朝陵墓制度的建立（耿

朔：《宋孝武帝礼仪改革与南朝陵墓新制的形成》，贺西林主编《汉唐陵墓视觉文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２１年）。

均为对南朝陵墓制度构成和渊源进行探讨的有益尝试。



图一　南朝陵墓形制平面图

１．南京狮子冲 Ｍ１　２．南京狮子冲 Ｍ２　３．南京罐子山南朝墓　４．南京白龙山南朝墓　５．南京甘家巷南朝墓

６．梁桂阳敦王萧象墓　７．南京尧化门梁墓　８．丹阳仙塘湾南朝墓　９．丹阳吴家村南朝墓

　

合才能得出更加科学合理的认识，而考古学关注的汉制、晋制及汉晋变迁研究，多将南朝墓葬

作为晋制的自然延续，较少细究南朝墓制的特殊内涵。

鉴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整体把握汉晋南朝墓葬面貌的同时，将南朝陵墓置

于汉晋变迁的历史背景下，从考古学的汉制、晋制概念入手，灵活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法，分析南

朝陵墓制度的构成因素及形成渊源，祈请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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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汉制与晋制

中国历史在从汉到晋的王朝更替中，制度发生了明显变化，汉晋变迁是中国古代史分期、

中古社会变迁中的重要一环〔１〕。考古学关注的汉制、晋制，主要围绕墓葬制度展开。俞伟超

分析汉代诸侯王与列侯墓葬的形制演变，提出了周制、汉制、晋制的概念〔２〕。此后，考古学界

从墓葬资料出发，对汉制、晋制内涵及汉晋变迁问题展开充分讨论，成为中古墓葬研究的一种

重要模式〔３〕。较普通墓葬而言，高级别的大型墓葬是墓葬制度的引领者和践行者，对王朝鼎

革和政治变迁更为敏感。陵墓制度在墓葬制度的普遍特征之外，有其自身发展规律和特点，集

中反映了丧葬礼制变迁和墓葬制度沿革。

（一）陵墓制度层面的汉制

西汉陵墓制度与晋制相隔较远，本文陵墓制度层面的汉制特指东汉陵墓而言。综合东汉

陵墓面貌和既有研究成果〔４〕，东汉陵墓制度主要包含以下特征。

构造复杂的多室墓形制　东汉帝陵墓室结构发生根本变革，由土坑木椁墓变为砖石结构

墓。根据勘探情况，目前发现的东汉帝陵级别墓冢“均为带一条南向墓道的‘甲’字形方坑明券

墓，墓圹内收多级台阶。墓道宽度多在１０米左右，长度在４０米以上，墓室应为砖石混合结构

的回廊型墓室”〔５〕。东汉帝陵的地下墓室皆未经发掘，其形制可从已经发掘的东汉诸侯王墓

等大型墓葬窥得一斑，因为二者级别相对接近，且诸侯王墓往往模仿帝陵〔６〕。目前发现的东

汉诸侯王墓多为砖石构筑，墓道或甬道附设耳室，墓室为前后室或并列后室，墓室周围大多环

绕回廊；东汉列侯墓以砖石砌筑，由墓道、甬道和两三个墓室组成，附侧室或耳室〔７〕。构造复

杂的多室形制是东汉陵墓的显著特征之一。

成熟的帝陵陵寝　东汉陵园结构较之西汉有所简化，然具体构成仍十分丰富，形成了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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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桂兵：《两晋墓葬文化因素研究》，１－４页，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

俞伟超：《汉代诸侯王与列侯墓葬的形制分析———兼论“周制”、“汉制”与“晋制”的三阶段性》，中国 考 古 学 会《中 国 考

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１９７９》，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０年。

俞伟超：《中国魏晋墓制并非日本古坟之源》，氏著《古 史 的 考 古 学 探 索》，文 物 出 版 社，２００２年；韩 国 河：《魏 晋 时 期 丧

葬礼制的承传与创新》，《文史哲》１９９９年第１期；李梅田：《中原魏晋北朝墓葬文化的阶段性》，《华夏考古》２００４年第１
期；吴桂兵：《晋代墓葬制度与两晋变迁》，《东南文化》２００９年第３期；韩国河、朱津：《三国时期墓葬特征述论》，《中原

文物》２０１０年第６期；刘斌：《洛阳地区西晋墓葬研究———兼谈晋制及其影响》，《考 古》２０１２年 第４期；霍 巍：《六 朝 陵

墓装饰中瑞兽的嬗变与“晋制”的形成》，《考古》２０１５年第２期；齐 东 方：《中 国 古 代 丧 葬 中 的 晋 制》，《考 古 学 报》２０１５
年第３期；李梅田：《从考古志到考古学———兼谈历史考古研究方法论》，《故宫博物院院刊》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韩国河：《东汉帝陵有关问题的探讨》，《考古与文物》２００７年第５期；刘毅：《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陵墓》，９３－９８页，

开明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朱仓东汉陵园遗址》，１０６页，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梁云、王璐：《论东汉帝陵形制的渊源》，《考古》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３７３－３７６、３７９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完备的陵寝制度，包括寝殿、石殿、钟■、园省、园寺吏舍等陵寝建筑，陵园或有夯筑垣墙，或不

设垣墙、改为“行马”设施。东汉陵园的一个显著变化为，自明帝显节陵开始，陵园中增设石殿，

作为举行“上陵礼”的场所，陵墓祭祀自此成为东汉礼仪制度中的重要环节。

神道石刻　东汉时期高等级墓前设置石刻成为一种常见现象。综合文献记载和 实 物 资

料，基本可以确认，东汉帝陵前也设有神道石刻。东汉墓前神道石刻种类多样，适用群体较为

广泛。墓前设立神道石刻成为东汉墓制区别于西汉和魏晋的重要特征。

墓葬封土　两汉陵墓均堆筑高大封土，东汉陵墓封土由西汉的方形覆斗状改为 圆 钵 状。

经过多年考古勘探，确认洛阳朱仓东汉帝陵封土为圆形，呈覆钵状，高度小而直径大，外观呈低

矮的山丘状。经文献记载与考古工作相互印证，东汉帝陵封土直径多在１２０－１５０米〔１〕。

谒陵制度　东汉明帝创立上陵礼，谒拜光武帝原陵；明帝显节陵增设石殿，目的就是行上

陵礼，石殿承担了祭祀功能。《宋书·礼志二》载：“汉仪五供毕则上陵，岁岁以为常。”东汉开创

的谒陵制度，打破了古不墓祭的旧礼，对后世影响深远。

（二）陵墓制度层面的晋制

考古学中陵墓制度层面的晋制，既源于对汉晋变迁的观察，其特征总结便也建立在与东汉

陵墓制度对比的基础上。直观而言，东晋墓葬制度是晋制演变的成熟状态，其与南朝墓葬制度

不仅在地域上重合，而且年代上前后衔接，因此更具对比性。

墓葬形制单室化　墓葬单室化是晋制的鲜明特征。西晋时期，墓葬形制朝着简化的单室

墓方向发展。经考古勘探发掘，西晋帝陵及其陪葬墓为单室墓〔２〕，洛阳地区西晋墓中单室墓

占７０％左右〔３〕。东晋墓葬的单室化更为彻底，都城建康周边发现的东晋帝陵、世家大族墓等

高等级墓葬几乎均为单室墓〔４〕。陵墓单室化改变了东汉以墓室数量来彰显墓主等级身份的

做法，是墓葬制度的一次重要变革，影响深远。

不设寝殿和神道石刻　魏晋时期废止了陵园寝殿和神道石刻。据《三国志·魏书·文帝

纪》，魏文帝曹丕预做终制，曰：“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曹丕崩

后，“自殡及葬，皆以终制从事”。《晋书·礼志中》记载：“魏武葬高陵，有司依汉立陵上祭殿。

至文帝黄初三年（２２２年），乃诏曰：‘先帝躬履节俭，遗诏省约。子以述父为孝，臣以系事为忠。

古不墓祭，皆设于庙。高陵上殿皆毁坏，车马还厩，衣服藏府，以从先帝俭德之志’。”曹操高陵

依汉制所立的陵上祭殿亦被毁坏，足见决心之强。曹魏废除陵园寝殿设施，西晋基本沿袭曹魏

陵墓制度，未见设置祭祀寝殿的记载。曹魏陵墓不设石刻，西晋亦严禁石兽、碑、表等地面神道

石刻。据《宋书·礼志二》，晋 武 帝 咸 宁 四 年（２７８年），诏 曰：“此 石 兽 碑 表，既 私 褒 美，兴 长 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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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朱仓东汉陵园遗址》，１０６页，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西晋帝陵勘察记》，《考古》１９８４年第１２期。

刘斌：《洛阳地区西晋墓葬研究———兼谈晋制及其影响》，《考古》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韦正：《东晋墓葬制度的考古学分析》，《华夏考古》２００６年第１期。



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以诏书形式禁设神道石刻。西晋时虽偶见高级官僚和地

方豪族墓前设置石刻的事例〔１〕，然只能将其看作超出禁令的特殊行为，而非常态。东晋陵墓

亦不设神道石刻〔２〕。陵寝制度内容的衰减，成为两晋陵墓制度的一大特征。

不封不树　前述曹丕终制云“无为封树”，明确表示曹魏取消陵墓封土，西晋陵墓制度紧随

曹魏薄葬传统。《晋书·礼志中》载司马懿“豫自于首阳山为土藏，不坟不树，作顾命终制，敛以

时服，不设明器。景、文皆谨奉成命，无所加焉。景帝崩，丧事制度又依宣帝故事”。明确西晋

宣、景二座帝陵不设封土。东晋十陵，“元、明、成、哀四陵在鸡笼山 之 阳，阴 葬 不 起 坟。康、简

文、武、安、恭五陵，在钟山之阳，亦不起坟。惟孝宗一陵，在幕府山，起坟也”〔３〕。不封不树的

陵墓制度亦为东晋继承。

取消谒陵制度　曹魏废止谒陵，为此魏文帝曹丕不惜毁坏曹操高陵的墓园祭殿。曹芳拜

谒高平陵，被司马懿趁机政变夺权。或有感于此，司马懿明确废止了谒陵制度，《宋书·礼志

二》载其遗诏曰：“子弟群官，皆不得谒陵。”《晋书·惠帝纪》载晋惠帝“又诏子弟及群官并不得

谒陵”。两晋时期，谒陵行为固然难以彻底根绝，但禁止谒陵却为既定成规。《宋书·礼志二》

梳理了汉晋时期的谒陵制度，东晋虽有谒陵、拜陵行为，然仍需冠以特殊借口，时人亦常以“非

洛京之旧”、“非礼”、“非晋旧典”为由，指责此类行为不合晋制。

综上，两晋陵墓制度较之东汉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这与汉晋时期社会历史变化是同步的。

东晋皇室承袭西晋时期确立的陵墓制度，某种程度而言，随着皇帝和皇室权力的衰落，东晋陵

墓制度的简化趋势更加明显。

二　南朝陵墓文化因素构成

在梳理汉制和晋制的基本特征并掌握南朝墓葬面貌的前提下，从陵墓为代表的高等级墓

葬入手，分析南朝陵墓文化因素构成。南朝陵墓制度主要由汉制文化因素、晋制文化因素以及

南朝文化因素三部分组成。

（一）汉制文化因素

南朝陵墓制度具有明显的汉制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１．陵园寝殿　南朝时期恢复谒陵制度，至陵所拜祭成为固定礼仪。既有拜谒祭祀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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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墓前石柱实物现存两件，为西晋韩寿墓石柱和苛府君墓石柱，分别见汤淑君：《晋故骠骑将军韩寿墓道表》，《中原

文物》１９９４年第２期；刘习祥、张英昭：《博爱县出土的晋代石柱》，《中原文物》１９８１年 第１期。《水 经 注》记 述 了 西 晋

司马士会墓地表的碑、石柱，并详细描述了石柱的形态，见陈 桥 驿：《水 经 注 校 证》卷 二 三“阴 沟 水”条，５５４页，中 华 书

局，２００７年。

李蔚然：《东晋帝陵有无石刻考》，《东南文化》１９８７年第３期。

许嵩撰，张忱石点校：《建康实录》，２２８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



则陵园之中应存在举行相应礼仪的固定场所。《南齐书·宗室传》记载，齐明帝即位后，追尊父

萧道生为景皇，“立寝庙于御道西，陵曰修安”。“寝庙”中“寝”指寝殿，西汉寝殿设于陵园内，东

汉时一般位于陵园东侧区域，寝殿内陈设皇帝的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事死如事生般奉祀已故皇

帝的饮食起居。此类设施为陵园组成部分，不可能设在远离陵园的都城“御道”西侧。因此，此

处“御道”当指陵园内的“神道”。《南齐书·五行志》记载建武年间“有鹿入景皇寝庙”。《南史

·陈宗室诸王传》载，始兴王陈叔陵为营葬母亲彭氏而毁坏谢安墓葬，后因阴谋篡位失败被杀，

“流尸江中，污潴其室，并毁其所生彭氏坟庙，还谢氏之茔”。“寝庙”、“坟庙”应指陵园内寝殿类

的祭祀设施。遗憾的是，至今并未发现较为明确的南朝寝殿建筑遗迹，寝殿的具体形制和所处

位置仍不甚明晰。

南朝陵园已难与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的东汉陵园媲美，然其构成要素大致可与东汉陵园对

应，可以称之为东汉陵墓制度的简配版。这是南朝陵墓结合自身时代特征，追仿汉制的结果。

２．神道石刻　南朝帝王陵墓前设有神道，神道两侧对置石刻。现存石刻种类数量或残缺

不全，或偶有例外，然仍可推知其规制为由外向内石兽、石柱、石碑各一对。墓前对置神道石刻

的做法源于东汉，南朝陵墓石兽、石柱和石碑造型亦与东汉密切相关。南朝陵墓神道前的石

兽、石柱、石碑何时演变为一个相对稳定的组合关系，是石刻组合渊源的问题所在。杨晓春认

为，西晋初年的神道石刻已习用石兽、石碑、石柱三种，而同样的做法在东汉末年已见端倪〔１〕。

《三国志·魏书·曹爽传》裴松之《注》引《世语》曰：“（魏）明帝治宫室，（杨）伟谏曰：‘今作宫室，

斩伐生民墓上松柏，毁坏碑兽石柱，辜及亡人，伤孝子心，不可以为后世之法则’。”曹操、曹丕父

子有感于汉末动乱时期前代厚葬坟墓遭到毁灭性破坏，又囿于经济凋敝，极力 推 行 薄 葬〔２〕。

据《宋书·礼志二》，“建 安 十 年，魏 武 帝 以 天 下 雕 敝，下 令 不 得 厚 葬，又 禁 立 碑”。前 揭《三 国

志·魏书·文帝纪》载，曹丕终制明确不得立寝殿、通神道。如此，则《世语》所云魏明帝时为造

宫室而毁坏的墓前碑、兽、石柱，应非曹魏时所设，而是东汉旧物。这表明陵墓前置碑、兽、石柱

至迟在东汉末期便已较为普遍，三种石刻组合也应确定于东汉时期。

综上，南朝陵墓神道石刻在始设、造型以及组合等方面均可追溯至东汉。与魏晋时期禁立

石刻相比，二者一禁一立，有秩序地设置陵墓神道石刻便成为南朝陵墓有别于魏晋而类同于东

汉的突出表现。矗立于陵园、高大醒目的神道石刻，成为南朝陵墓制度追仿汉制的最显著、直

观的外在表现。

３．墓葬封土　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证实，南朝陵墓地面堆筑封土。《建康实录》记载宋武

帝初宁陵“周围三十五步，高一丈四尺”〔３〕，陈武帝万安陵“周六十步，高二丈”〔４〕，陈文帝永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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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春：《南朝陵墓神道石刻渊源研究》，《考古》２００６年第８期。

杨泓：《谈中国汉唐之间葬俗的演变》，《文物》１９９９年第１０期。

许嵩撰，张忱石点校：《建康实录》，３８９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

许嵩撰，张忱石点校：《建康实录》，７５９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



图二　南京罐子山南朝墓平面图

　

陵“周四五十步，高一丈九尺”〔１〕。

考古发 掘 也 证 实 了 这 一 点。如 丹

阳吴家村 南 朝 墓 位 于 经 夯 实 的 圆

形土墩中，土墩南北宽２８、东西长

３０、高 达８米〔２〕。丹 阳 仙 塘 湾 南

朝墓封土中包括石块及夯土，厚２

－４米〔３〕。南京罐子山 南 朝 墓 封

土平 面 近 椭 圆 形，夯 筑 而 成，现 存

高度约１０米（图 二）〔４〕。南 京 狮

子冲两墓均残存椭圆形封土，夯筑

而成，夯 层 内 夹 杂 少 量 碎 砂 石、砖

块等〔５〕。南京白龙山南朝萧宏墓

封土呈椭圆形，底周长约５０米，距

今地表高３米余〔６〕。

４．谒陵制度　自南朝 刘 宋 开

始，谒陵 重 新 成 为 常 设 礼 仪 制 度，

齐、梁、陈三朝沿袭不改。《宋书·

礼志二》对东汉魏晋南朝的谒陵制

度作了详细梳理：

　　汉仪五供毕则上陵，岁岁以为常。魏则无定礼。齐王在位九载，始一谒高平陵，而曹

爽诛。其后遂废，终魏世。

晋宣帝遗诏：“子弟群官，皆不得谒陵。”于是景、文遵旨。至武帝犹再谒崇阳陵，一谒

峻平陵，然遂不敢谒高原陵。至惠帝复止也。逮江左初，元帝崩后，诸公始有谒陵辞陵之

事，盖由眷同友执，率情而举，非洛京之旧也。成帝时，中宫亦年年拜陵，议者以为非礼，于

是遂止，以为永制。至穆帝时，褚太后临朝，又拜陵，帝幼故也。至孝武崩，骠骑将军司马

道子命曰：“今虽权制释服，至于朔望诸节，自应展情陵所，以一周为断。”于是至陵变服单

衣■，烦渎无准，非礼意也。至安帝元兴元年，尚书左仆射桓谦奏曰：“百僚拜陵，起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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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嵩撰，张忱石点校：《建康实录》，７６８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

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县胡桥、建山两座南朝墓葬》，《文物》１９８０年第２期。

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胡桥南朝大墓及砖刻壁画》，《文物》１９７４年第２期。

罗宗真：《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南朝大墓的发掘》，《考古》１９６３年第６期。

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南京栖霞狮子冲南朝大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南京市博物馆、栖霞区文管会：《江苏南京市白龙山南朝墓》，《考古》１９９８年第１２期。



兴，非晋旧典。积习生常，遂为近法。寻武皇帝诏，乃不使人主诸王拜陵，岂唯百僚。谓宜

遵奉。”于是施行。及义熙初，又复江左之旧。

宋明帝又断群臣初拜谒陵，而辞如故。自元嘉以来，每岁正月，舆驾必谒初宁陵，复汉

仪也。世祖、太宗亦每岁拜初宁、长宁陵。

东汉创设上陵礼，谒拜陵墓成为重要的常设礼仪。曹魏时期虽无定礼，然 曹 丕 屡 次 强 调

“古不墓祭”，并毁弃曹操高陵寝殿设施，表明禁止谒陵祭祀的决心。司马懿遗诏不得谒陵，至

晋惠帝时再次禁止谒陵。两晋时期，谒陵行为虽屡有发生，然多为特例，并不合乎礼制，时人对

此也多有非议。刘宋初期，重新恢复谒陵礼仪将其常态化，并特别指明南朝谒陵制度的来源，

即“复汉仪也”。

除了寝殿等大型祭祀场所外，南朝陵墓墓前存在简易祭奠设施，如南京狮子冲 Ｍ２发现的

简易砖砌祭台，位于墓葬前方，叠压于墓道填土之上（图版壹，１）〔１〕。小型墓前亦有类似发现，

如南京警犬研究所南朝墓 Ｍ１前保存基本完整的砖砌祭台（图版壹，２）〔２〕。

（二）晋制文化因素

东晋、南朝禅位交替，南朝陵墓制度继承了部分晋制墓葬传统，主要表现在地下墓室部分。

１．墓葬形制　包括单室墓形制、砖砌棺床、直棱假窗和壁龛、甬道设门等。

单室墓形制　墓室的单室化是晋制最为明显的特征，南朝墓葬承袭了这一特点。南朝陵

图三　南朝墓室壁龛与假窗

１．南京隐龙山 Ｍ２“凸”字形壁龛与假窗　２．南京狮子冲 Ｍ２东壁火焰形壁龛与假窗　

　

墓均为平面呈“凸”字形的

单室砖墓，形制整齐划一。

都城建康地区考古发现的

大中型南朝墓葬平面形制

趋同，几 乎 均 为 带 甬 道 的

“凸”字形单室砖墓，孙吴、

西晋 时 期 常 见 的 前 后 室、

并列墓室等多室墓消失不

见，设 置 耳 室 现 象 亦 极 为

罕见〔３〕。

砖砌棺床　东晋中期

以后，稍 具 规 模 的 墓 葬 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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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南京栖霞狮子冲南朝大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南京市博物馆、雨花台区文化广播电视 局：《南 京 市 雨 花 台 区 警 犬 研 究 所 六 朝 墓 发 掘 简 报》，《东 南 文 化》２０１１年 第２
期。

西善桥黄法氍墓和东善桥砖瓦一厂 Ｍ１为仅见的设置耳室的墓 例。两 墓 耳 室 均 对 称 设 于 甬 道 两 侧，耳 室 矮 小，外 伸

幅度未超出墓室宽度，整体而言仍属于“凸”字形单室墓的范畴。分别见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西善桥南朝墓》，《文物》

１９９３年第１１期；南京市博物馆：《江宁东善桥砖瓦一厂南朝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１９８７年第３期。



室后方普遍设置高于墓底且与墓室等宽的砖砌棺床，以放置棺具。南朝墓葬沿用了这一做法，

包括陵墓在内的南朝高等级墓葬几乎都设有砖砌棺床，并在棺床上增设长方形石板（石棺座）

垫棺。

直棱假窗和壁龛　直棱假窗和“凸”字形壁龛在东晋墓葬中盛行，成为东晋南朝墓葬的一

种常见构造，设于墓室两侧壁和后壁。南朝早期多为“凸”字形壁龛，南朝中晚期演变为火焰形

壁龛（图三）。东晋、南朝直棱假窗和小型壁龛一脉相承。

甬道设门　甬道内设门的做法在南朝大型墓葬中较为常见。南朝早期为木门、石门并行，

中晚期为石门，帝陵级墓葬设两道石门，王侯级墓葬设一道石门。西晋时期部分高等级墓葬在

甬道内设门，门的材质有砖、石、木等〔１〕。东晋帝陵甬道设两道木门〔２〕，部分高等级墓葬设置

一道木门，木门腐烂不存，在甬道两侧壁或底部留下固定木门的孔槽〔３〕。南朝早期墓葬甬道

内设置木门，是东晋木门传统的延续，此后，门的材质发生改变，由木门变为石门，而甬道设门

这一做法无疑直接源于东晋墓制。

图四　南京东杨坊南朝墓平面图

　

２．墓内祭祀空间　两晋时期流行单室墓，墓室前部设置砖砌祭台、陶案或陶榻，祭台上及

周围摆设祭奠类器物，构成墓内祭祀空间。南朝早期，砖、石质祭祀器具并存；南朝中晚期，高

等级墓葬内多设置石祭台（案）和石榻等，石榻外围张挂帷帐，帷帐腐烂，通常仅存插置帷帐竿

的石帷帐座。南朝墓内出土的石榻，均遭扰乱破坏，残留有带榫头的小石板（围屏）、带卯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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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斌：《洛阳地区西晋墓葬研究———兼谈晋制及其影响》，《考古》２０１２年第４期。刘文采用了“封门”的概念，将甬道口

的封门墙亦计入在内；本文所涉为设于甬道内的门，因实际功用并不明显，故等级性更加突出。

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组：《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文物》１９７３年第４期；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北郊东晋墓发掘简报》，
《考古》１９８３年第４期；南京博物院：《南京富贵山东晋墓发掘报告》，《考古》１９６６年第４期。

墓葬甬道设置一道木门的包括琅琊王氏（如推测为王■墓的南京象山 Ｍ７）、琅琊颜氏（如颜谦妇刘氏墓、颜■墓、颜镇

之墓）、太原温氏（如温峤墓、温式之墓）、广平李氏（如李缉墓、李纂墓）等东晋高门大族墓葬。分 别 见 南 京 市 博 物 馆：
《南京象山５号、６号、７号墓清理简报》，《文物》１９７２年第１１期；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老虎山晋墓》，《考古》

１９５９年第６期；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北郊东晋温峤墓》，《文物》２００２年第７期；《南京市郭家山东晋温氏家族墓》，《考

古》２００８年第６期；《南京吕家山东晋李氏家族墓》，《文物》２０００年第７期。



石面板（榻座）、器足（榻足）等石榻残件〔１〕。东晋、南朝祭祀器具形态虽然发生一定变化，然而

于墓内设置小型祭祀空间的做法一脉相承，属于同类文化因素（图四）。

３．随葬器物　建康地区东晋高等级墓葬随葬器物核心内容包括三个方面：象征出行场景

的牛车和陶俑；体现祭祀空间的坐榻、几案、凭几、帐座等；日常生活类（或祭奠用）的盛容器如

盘口壶、鸡首壶、耳杯、钵、盏、盘、果盒和各式罐类等。南朝墓葬出土随葬器物大体上并未超出

上述类别。南朝墓制进入成熟期后，高等级墓葬随葬器物的具体形态或有演变，如盘口壶和鸡

首壶由低矮变得瘦高；器物质地或有变化，如陶榻、陶案、陶凭几、陶俑、陶模型明器部分变为石

质，原陶盘、瓷盘并存变为仅用陶盘；种类组合亦偶有调整，如青瓷钵减少，代之以青瓷碗、盏

等。但是，随葬器物的整体面貌和内核未见明显变革，均属于相同文化因素和随葬传统的自然

演进，而非陡然突变。

（三）南朝文化因素

图五　南京白龙山南朝墓石门正视图

　

在追仿汉制和继承晋制的同时，南朝陵墓也出

现了一些新特征，本文将其称为南朝文化因素。

１．石葬具　南 朝 高 等 级 墓 葬 在 墓 葬 构 造 和 随

葬品 方 面 出 现 的 石 质 器 具，包 括 石 门、石 榻、石 祭

台、石棺座、石质随葬器物等，可统称为石葬具。大

约从刘宋中期开始，建康地区大中型墓葬中出现大

量石制品，按性质功能不同，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墓

葬设施，包括门、棺座、几案、榻等（图版贰，１）；二是

随葬 明 器，包 括 人 俑、动 物 俑、凭 几、灶、屋 等〔２〕。

目前所见时 代 最 早 的 南 朝 石 葬 具 墓 例 为 南 京 咸 墅

刘宋罗健墓，墓 葬 为“凸”字 形 单 室 墓，甬 道 内 设 一

道石门，棺床前部有一长方形石祭台。罗健卒于东

晋义熙五年（４０９年），元 嘉 二 十 二 年（４４５年）重 新

改葬〔３〕。使用 石 门、石 祭 台 等 石 葬 具 的 罗 健 墓 是

南朝墓葬 新 制 确 立 并 得 以 贯 彻 的 重 要 标 志。两 晋

时期 原 为 木 质、砖 质 或 陶 质 的 同 类 型 器 具，至 此 多

改为石质，石葬具成为南朝墓葬区别于两晋墓葬的

一个显著特征（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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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墓葬石葬具的大规模出现最重要、最直接的源头是东汉墓葬用石传统。东汉墓葬用

石现象十分突出：地面有神道石刻、石殿或石祠堂；地下有开凿于岩石层的崖洞墓室、模拟黄肠

题凑的黄肠石，以及体量宏大的画像石、石棺椁等。东汉墓葬用石主要体现在大体量的墓葬形

制上，而南朝墓葬中的石质因素则主要出现于墓室构件、随葬品方面。南朝墓葬中出现的石葬

具，在具体形制上未超出两晋墓葬的已有范畴〔１〕，在材质选择上又体现出对汉制的追求。因

此，可将其作为融合晋制与汉制的新型文化因素———南朝文化因素。也有学者提出南朝墓葬

石葬具可能受到同时期高句丽墓葬的影响〔２〕。

经过魏晋近二百年推广，薄葬传统已经根深蒂固，此时再欲恢复东汉墓葬极尽奢 华 的 形

态，既缺观念基础，又乏物质支撑。此类耗资不菲的石葬具在南朝高等级墓葬内的盛行，可视

为对东汉厚葬制度的有限模仿；同时，石葬具所代表的永恒内涵〔３〕，或又暗合了南朝政权的土

著化进程。

２．佛教因素　南朝佛教盛极一时，都城建康为当时佛教中心之一。佛教的传入和盛行，

对当时社会政治、思想、艺术等各个领域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南朝墓葬也普遍出现佛教因素。

南朝墓葬的佛教因素主要包括佛教人物形象类的佛像、僧人、飞天、伎乐、供养人物，佛教护法

类的狮子，以及佛教象征物的杂器、佛塔等〔４〕。

狮子形象　狮子在佛教中被作为护法神兽甚至佛陀本尊，文殊菩萨坐骑即为狮子，狮子形象在

南朝陵墓中的出现与佛教盛行密切相关。南朝王侯墓神道石兽，身躯粗壮，张口吐舌，双眼外

鼓，双耳竖立，鬃毛自头顶垂至后颈，与梁代僧人所集佛教类书《经律异相》描述的“师子王”形

象高度吻合，南朝王侯墓石兽应源于印度风格的狮子形象〔５〕。南朝神道石柱柱顶的小辟邪以

及帝陵甬道两壁狮子图案的砖拼壁画，均为受佛教影响而出现的新造型（图六；图版贰，２）。

莲花、忍冬纹饰　莲花纹、忍冬纹为佛教中常见装饰纹样，此类纹饰随着佛教盛行而大量

出现于南朝陵墓装饰中。南朝早期，墓葬用砖多素面无纹饰。南朝中晚期，墓砖普遍模印各式

莲花纹、忍冬纹等组合纹饰，不施纹饰的素面砖反而少见（图版贰，３）。南朝陵墓神道石柱柱顶

的覆莲状圆盖，为东汉神道石柱所不见，同属于佛教影响下出现的新构造（图版贰，２）。

３．墓室壁画　砖拼壁画是南朝墓葬中极具地域特色和等级标志的装饰方式。南方阴雨

潮湿，墓内彩绘壁画极易剥落，因此墓室装饰更多采用模印图案纹饰的墓砖砌筑来呈现。在高

等级墓葬中，可见一种用多块模印纹饰砖按特定顺序拼接组成的壁画图案，此类壁画经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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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南朝墓葬石葬具主要包括石门、石棺座、几案、石榻和石质明器等方面，而其对应的甬道设门、垫棺支座、

祭祀空间等墓室构造和随葬模型明器等现象，在两晋墓葬尤其东晋墓葬中已较为成熟常 见。因 此，或 可 称 南 朝 石 葬

具的“附着”形态，源于两晋墓室内固有设施的延续，但因材质的陡然改变，其整体内涵相较晋制已有较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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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正：《试谈南朝墓葬中的佛教因素》，《东南文化》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杨晓春：《南朝陵墓神道石刻渊源研究》，《考古》２００６年第８期。



图六　丹阳金家村南朝墓甬道两侧壁狮子图案砖拼壁画

　

模印、烧制、拼砌而成，采用模印线条和彩绘双重表达方式呈现。综合已知南朝帝陵墓室砖拼

壁画图案及刻铭 画 像 砖，可 知 南 朝 帝 陵 墓 室 内 存 在 日、月、狮 子、守 门 武 士、朱 雀、羽 人 戏 龙

（虎）、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出行卤簿和玄武等砖拼壁画图案，不同图案各有对应位置和惯用自

铭〔１〕，形成一套成熟的墓室壁画系统。南朝帝陵墓室砖拼壁画题材，既有对两汉壁画的继承，

又出现新的画像题材、布局组合和呈现方式〔２〕，是南朝帝陵墓室重要特征之一。

综上，南朝陵墓的汉制文化因素主要表现在可视的地上陵园空间和谒陵制度方面；晋制文

化因素主要体现在封闭的地下墓室部分；新出现的南朝文化因素主要体现在石葬具、佛教因素

和墓室壁画等方面。南朝陵墓制度呈现出多种文化因素并存的形态（表一）。

　　表一 南朝陵墓文化因素分析表

汉制文化因素 晋制文化因素 南朝文化因素

陵园寝殿

神道石刻

墓葬封土

谒陵制度

墓葬形制

墓内祭祀空间

随葬器物

石葬具

佛教因素

墓室壁画

三　南朝陵墓制度的形成与确立

晋宋禅代，政权更替并不会带来文化面貌的骤变，南朝陵墓地下墓室部分承袭东晋规制，

这一点不难理解；在新兴文化的影响下，出现佛教因素、砖拼壁画等亦在情理之中。至于南朝

陵墓中与晋制迥异而与汉制相似的文化因素的产生缘由，以及南朝陵墓新制得以确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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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可以从南朝开端的刘宋王朝入手进行分析。

（一）刘宋王朝的礼制建设

刘宋初期沿袭了东晋时期的礼制。《通典·礼典序》载“宋初因循前史，并不重述”。《宋

书·徐羡之传》载刘宋王朝“开国之制，率遵旧章”。在东晋礼制的基础上，刘宋王朝的礼制修

定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实施中，《宋书·何承天传》记载元嘉年间何承天将《礼论》八百卷删减

合并为三百卷，暗示礼制发生了重要变革。《宋书·文帝纪》记载，至宋文帝元嘉年间，“历年长

久，纲维备举，条禁明密”，表明刘宋王朝的礼仪制度建设已基本完成。宋孝武帝时又实施了一

系列礼制改革，如设王畿、建明堂、造五辂等，塑造以建康为中心的天下观〔１〕，标志刘宋礼仪制

度的确立。

南朝四代禅让更替，礼仪制度大体一脉相承，未有根本更改。《南齐书·礼志上》记载南齐

永明二年（４８４年），尚书令王俭受诏制定新礼，“因集前代，撰治五礼，吉、凶、宾、军、嘉也。文

多不载”。萧梁国祚较长，政权稳定，文化发达，在礼制方面颇有建树。《通典·礼典序》曰：“陈

武帝受禅，多准梁旧式。”萧梁礼制体系，又基本为陈朝所承袭。

刘宋王朝的礼制建设是南朝墓葬形态变化、墓葬新制确立的制度基础。《宋书·礼志二》

记述刘宋元嘉年间重新恢复东汉时期创立的谒陵制度，云“自元嘉以来，每岁正月，舆驾必谒初

宁陵，复汉仪也”。其礼制建设之导向可见一斑。有研究认为，刘宋创造者刘裕自诩汉室苗裔，

晋宋禅 代，时 人 多 以 为 再 造 汉 室，刘 宋 也 以 此 自 居，在 丧 葬 一 事 上 有 意 与 晋 切 割，而 模 仿 汉

朝〔２〕。事实上，南北朝双方对汉制墓葬传统均有不同程度的继承和发展，因此也有学者从南

北朝正统之争的角度对此进行分析〔３〕。两种观点均不失为独到的解释路径。刘宋王朝“复汉

仪”的深层次原因虽一时难以确考，但将刘宋比附于汉代（尤其东汉），的确是当时一种舆论倾

向。如《宋书·王弘传》云：“晋纲弛紊，其渐有由。……高祖一朝创义，事属横流，改乱章，布平

道，尊主卑臣之义，定于马棰之间。威令一施，内外从禁，以建武、永平之风，变太元、隆安之俗，

此盖文宣公之为也。”以（东）汉初之风一扫（东）晋末之弊，指向明确。《宋书·文帝纪》亦曰：

“昔汉氏东京常称建武、永平故事，自兹厥后，亦每以元嘉为言，斯固盛矣。”此类言论，虽虚虚实

实且不无过誉之嫌，然足可知刘宋礼制建设中的“复汉仪”倾向并非虚言。

（二）南朝陵墓制度的确立

建康东晋政权是洛阳西晋政权的延续，理论上没有放弃收复中原、还都洛阳的政治理想。

东晋帝陵不设封土，不置神道石刻，陵园简化，一方面沿袭了中原西晋墓葬制度；另一方面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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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与东晋统治者抱有日后恢复中原、迁葬旧土的想法有关〔１〕，仅视建康为暂时落脚地，故而葬

事从简。随着历次北伐失败，收复中原、还归故土遥遥无望，“土断”政策推进，政权的南方土著

化色彩日渐浓厚。陵墓不再是暂时埋葬之地，而成为“万世所宅”（《南齐书·武帝纪》），墓葬制

度亦为之一变。

随着南朝礼制建设的完备，南朝墓葬制度也逐渐确立。各类墓葬中，等级最高的帝王陵寝

对礼制变革最为敏感，起到表率作用。如南朝第一座帝陵宋武帝初宁陵一改东晋帝陵不堆封

土、不立石刻的形态，宋文帝更将谒陵常态化、制度化，并特别表明此举为“复汉仪”。这些现象

无不提示陵墓制度已然发生了变化。南朝高等级墓葬紧随其后，石葬具、佛教因素、墓室壁画

等各种新兴要素陆续出现，臻于完备。其中，石葬具出现最早，是南朝墓制形成确立的重要标

志。刘宋初沿用东晋礼制，南朝初期墓葬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直接继承了东晋遗制〔２〕。考古

发现表明，刘宋初期墓葬面貌与东晋基本一致，以石葬具为代表的南朝文化因素未有明显体

现。如永初二年（４２１年）谢■墓和元嘉十一年（４３４年）钟济之墓，均为“凸”字形单室券顶砖

墓，甬道内设一道木门，墓室两侧壁和后壁均有直棱假窗和“凸”字形壁龛，墓室后部为砖砌棺

床，棺床前方有砖砌祭台，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与东晋墓葬并无区别〔３〕。此后，墓葬形态逐渐

变化，出现局部使用石葬具的墓例，如南京司家山 Ｍ１甬道设木门，墓内出土石棺座、石俑、石

墓志〔４〕；南京前新塘南朝墓甬道设木门，墓内出土石祭台〔５〕。元嘉二十二年（４４５年）的南京

咸墅村罗健墓，甬道设一道石门，棺床前有一长方形石祭台〔６〕，为目前所见南朝最早使用石门

的墓例，表明刘宋墓葬新制在此时已经确立并得到相当程度的贯彻推广。最终石葬具在高等

级墓葬内的全面展开，如被推断为刘宋中晚期的南京隐龙山南朝墓，三墓形制相同，均为一道

石门，墓内设有石棺座、石祭台，随葬有石俑、石灶、石屋、石墓志等石质器物〔７〕。此后，佛教因

素、墓室壁画等陆续加入并大量出现，南朝墓制最终定型。

南朝墓制的一脉相承，在高等级的陵墓层面体现尤为明显。刘宋帝陵未有发现，目前发现

的萧齐（丹阳仙塘湾、金家村、吴家村三墓）、萧梁（南京狮子冲两墓）、陈朝（南京罐子山大墓）帝

陵级墓葬形制相同、规模相近，面貌一致，正是其一致性的直观体现〔８〕。刘宋时期创立的陵墓

制度，在南朝四代得到较好的传承。

—０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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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　　语

本文综合现有考古发掘资料、文献记载信息和地面石刻情况，在把握南朝墓葬整体面貌的

基础上，从考古学汉制、晋制概念入手，分析南朝陵墓的文化因素构成，进而尝试探讨其形成确

立和制度渊源。南朝陵墓中的陵园寝殿、神道石刻、墓葬封土等地上陵园部分和谒陵制度方面

追仿东汉陵墓制度，表现出恢复汉制的意图；墓葬形制、墓内祭祀空间、随葬器物构成等地下墓

室部分主要继承晋制传统；并有新兴的石葬具、佛教因素和墓室壁画等南朝文化因素。南朝陵

墓中的汉制文化因素源于刘宋政权的礼制建设，晋制文化因素源于对东晋墓制的惯性继承，南

朝文化因素则反映了南朝政权逐步土著化进程及新兴文化的影响。

地下墓室一经埋葬便成为难以观瞻的密闭空间，地上陵园和谒陵制度就成为表达政治倾

向的重要展示“窗口”。刘宋王朝的统治者通过高大的封土、宏伟的石刻、声势浩大的谒陵活动

等陵墓制度的持续可视场景，高举“复汉仪”的旗帜，进行礼制变革，墓葬制度成为礼制建设的

重要内容。

宏观而言，南北朝墓葬制度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如北朝墓葬亦存在墓室单室化现象，出现

封土、神道石刻等设施。南北朝墓葬对汉制、晋制均有不同程度的选择性模仿，地下墓室沿袭

晋制单室墓形制的同时〔１〕，地上部分模仿汉制，出于偶然抑或有内在联系，其中原委，值得进

一步探讨。南北朝陵墓制度，既继承了魏晋以后墓葬形制不断简化的薄葬传统，又在外观上营

造出追仿汉制的视觉印象，最终随着时代发展融合汇入后世的唐代陵墓制度。

　　附记：本文为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南京明代徐达家族墓地考古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

号：２２ＬＳＢ００１）的阶段性成果。

　　附表 南朝高等级墓葬信息简表

序号
墓葬

名称
墓葬形制

甬道

设门
出土器物（单位：件）

墓室

装饰
时代 石葬具

材料

出处
备注

１

南 京

司 家

山 Ｍ５
（谢■
墓）

“凸”字形 单 室 券 顶 砖 墓，两

侧壁 各 有 二 组 直 棱 假 窗 和
“凸”字形壁龛，后壁一组，墓
室后部有 砖 砌 棺 床，棺 床 前

方有砖砌祭台。全长约６．７
米，墓室长４．４５、宽２．２５米

一道

木门

青瓷盘 口 壶２、鸡 首 壶

３、唾壶２、灯１、碗６、盘
８，滑石猪３，铜饰 件１，
砖墓志６

永 初 二

年 （４２１
年）

《文 物》
１９９８ 年

第５期

破坏

２

马 鞍

山 来

陇 村

Ｍ１

“凸”字形单室券顶砖墓，两

侧 壁 各 有 二 组 直 棱 假 窗 和
“凸”字形壁龛，墓室后部有

砖砌 棺 床。全 长７．２７米，
墓室长４．６５、宽２．０３米

一道

木门

青瓷盘４、唾壶１、三 足

砚２，陶盘８、凭几２，银
钗１，铜镜１，滑石猪２

南 朝 早

期

《东 南 文

化》２００８
年 第 １
期

破坏

—１８２—

许志强：汉晋变迁视角下的南朝陵墓研究 　

〔１〕 南北朝墓葬以平面呈“凸”字形的单室墓为常态，北朝墓葬采用了西晋近方形墓室，墓顶为穹隆顶；南朝墓葬沿用了东

晋长方形墓室，墓顶以券顶为主，仅少量帝陵级别的特大型墓葬采用了穹隆顶形态。



续附表

序号
墓葬

名称
墓葬形制

甬道

设门
出土器物（单位：件）

墓室

装饰
时代 石葬具

材料

出处
备注

３

南 京

贾 东

Ｍ１９
（钟 济

之墓）

“凸”字形单室券顶砖墓，两

侧 壁 各 有 二 组 直 棱 假 窗 和
“凸”字形壁龛，墓室后部有

砖砌棺床，棺床前方有砖砌

祭 台。全 长６．９６米，墓 室

长４．７、宽２．１米

一道

木门

青瓷碗１、钵１、盘 口 壶

１，陶钵１、盘５、果盒２、
勺１、熏炉１、耳杯４、凭
几２、俑３、窨井盖１，滑
石猪２，石弩机１，砖 墓

志６

元 嘉 十

一 年
（４３４年）

《考 古》
２０１３ 年

第４期

破坏

４

南 京

淳 化

咸 墅

Ｍ１
（罗 健

墓）

“凸”字形单室券顶砖墓，墓

室后部有砖砌棺床，棺床前

为长方形石祭台（附四足）。
全 长 约 ８．８５ 米，墓 室 长

５．４４、宽２．３米

一道

石门

青瓷盘口壶３、盏２，陶

盒１、盘１、耳 杯１、灯

１、凭几１、灶１、井１、车
轮２、俑２，铜 泡 钉、钱，
砖地券２

元 嘉 二

十 二 年
（４４５年）

门、祭台

《文 物》
２０１９ 年

第１０期

破坏

５

南 京

前 新

塘 南

朝墓

“凸”字形单室券顶砖墓，两

侧 壁 各 有 二 组 直 棱 假 窗 和
“凸”字 形 壁 龛，后 壁 一 组，
墓室后部有砖砌棺床，棺床

前有 长 方 形 石 祭 台。全 长

约９．２米，墓 室 长５．７５、宽

２．４２米

一道

木门

青瓷碗１、盏１，酱 釉 瓷

盏４，陶 俑２、灯４、薰

４、凭 几１、钵１、盘１０、
耳杯１、勺１

南 朝 早

期
祭台

《文 物》
１９８９ 年

第４期

破坏

６
南 京

司 家

山 Ｍ１

“凸”字形单室券顶砖墓，两

侧 壁 各 有 二 组 直 棱 假 窗 和
“凸”字 形 小 龛，后 壁 一 组，
墓室后部有砖砌棺床，棺床

上有 四 块 二 副 石 棺 座。全

长约８．０５米，墓室长５．１２、
宽２．２３米

一道

木门

青瓷盘 口 壶２、鸡 首 壶

１，陶唾壶１，石俑２、墓

志１，另 有 陶 凭 几、俑、
碗、盘等，残损严重

南 朝 早

期

棺 座，
俑、墓志

《文 物》
２０００ 年

第７期

７
南 京

花 神

庙 Ｍ１

“凸”字形单室券顶砖墓，墓

室后部有砖砌棺床，棺床前

残留 四 只 石 案 足。全 长 约

８．５５米，墓 室 长 ５．４８、宽

２．４８米

一道

石门

青瓷盘口壶１、碗２，陶

香薰２、井１、奁盒１、勺
１、盏１、盘２、牵牛 车 俑

１、牛车１、阴井盖１，石

■■１、猪１、马１、武士

俑１、凭几１，滑石俑３，
玉人１、狮形器１、猪１

南 朝 早

期

门、案，■
■、猪、
马、武 士

俑、凭几

《考 古》
１９９８ 年

第８期

破坏

８
南 京

花 神

庙 Ｍ２
规模与花神庙 Ｍ１相同

一道

石门

青瓷盘口壶１，陶 井１、
奁盒１、钵２、盘２，石女

侍俑１、文吏俑１、案 足

１

南 朝 早

期

门、案，
俑

《考 古》
１９９８ 年

第８期

破坏

９
南 京

尹 西

村 Ｍ１

“凸”字形单室券顶砖墓，两

侧 壁 各 有 二 组 直 棱 假 窗 和
“凸”字 形 小 龛，后 壁 一 组，
墓室 后 部 有 砖 砌 棺 床。全

长８．７米，墓室长约５．３、宽
约４．１７米

一道

石门

青瓷三 足 砚１、盘 口 壶

１，陶俑２、车轮１、马１、
凭几１、唾壶１、灯１、勺
１、果盒１、盘３、碗１、筷
２，石俑２，滑石猪２

南 朝 早

期
门，俑

《南 京 文

物 考 古

新 发 现：
南 京 历

史 文 化

新探二》，
５５－６１
页

破坏

—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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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

序号
墓葬

名称
墓葬形制

甬道

设门
出土器物（单位：件）

墓室

装饰
时代 石葬具

材料

出处
备注

１０
南 京

东 杨

坊 Ｍ１

“凸”字形单室券顶砖墓，墓

室后部有砖砌棺床，棺床上

设四块二副石棺座，棺床前

有 长 方 形 石 祭 台。全 长

７．４米，墓 室 长 约５、宽 约

２．２米

一道

石门

青瓷盘口壶４、碗１、钵

４，陶盘８、果盒６、三 足

砚２、盘口壶１、井１、勺
１、奁盒１、钵３、三 足 炉

１、凭几１、仓１、穷奇１、
马１、牛车１、灶１，银镯

３，铜钱２，滑石猪２，石

■■１、俑４

南 朝 早

期

门、棺座、
祭 台，■
■、俑

《考 古》
２００８ 年

第６期

破坏

１１
南 京

隐 龙

山 Ｍ１

“凸”字形单室券顶砖墓，两

侧 壁 各 有 二 组 直 棱 假 窗 和
“凸”字形壁龛，甬道两侧壁

各有一“凸”字形小龛，后壁

不 存，墓 室 后 部 有 砖 砌 棺

床，棺床上分布四块二副石

棺座，棺床前有近方形石祭

台。全 长９．１４米，墓 室 长

５．６４、宽２．４６米

一道

石门

青瓷盘口壶２、钵１、盏

５，酱釉 鸡 首 壶１，陶 盘

３、俑１，金属阴井 盖１、
环４，铜钱４４１，石俑１、
灶１、屋１、墓志１、祭台

足４，另 有 陶 俑、盘、
碗、方 形 盒、凭 几、果

盒、耳杯等可辨器形 的

碎片

刘 宋 中

晚期

门、棺座、
祭台，俑、
灶、屋、
墓志

《文 物》
２００２ 年

第７期

破坏

１２
南 京

隐 龙

山 Ｍ２

“凸”字形单室券顶砖墓，两

侧 壁 各 有 二 组 直 棱 假 窗 和
“凸”字 形 小 龛，后 壁 不 存，
墓室后部有砖砌棺床，棺床

上有四块二副石棺座，棺床

前 有 石 祭 台。残 长 ８．１６
米，墓室长５．３６、宽２．０８米

一道

石门

青瓷盘口壶１、盏１，陶

耳杯１、凭几１、果盒１、
三 足 砚１，铜 钱２８，石

祭台足４

刘宋中

晚期

门、棺座、
祭台

《文 物》
２００２ 年

第７期

破坏

１３
南 京

隐 龙

山 Ｍ３

“凸”字形单室券顶砖 墓，两

侧壁 各 有 一 组 直 棱 假 窗 和
“凸”字 形 小 龛，后 壁 不 存，
墓室后部有砖砌棺 床，棺 床

上有二块一副石棺 座，棺 床

前有 长 方 形 石 祭 台。残 长

８．１６米，墓 室 残 长５．２８、宽

２．２６米

一道

石门

青瓷盘口壶３、盏３，陶

耳杯１、灶１、仓屋１、俑
１、盘３、钵１、果盒１、凭
几１，滑石猪１，石俑２、
墓志１、祭台足４

刘 宋 中

晚期

门、棺座、
祭 台，
俑、墓志

《文 物》
２００２ 年

第７期

破坏

１４

南 京

宫 山

南 朝

墓

“凸”字形单室券顶砖 墓，两

侧壁 各 有 一 组 直 棱 假 窗 和

桃形壁龛，后壁有壁 龛 无 假

窗，墓 室 后 部 有 砖 砌 棺 床，
棺床上有四块二副 石 棺 座，
墓室 前 部 有 四 只 对 称 石 案

足。全 长８．９５米，墓 室 长

５．９、宽２．４２米

一道

石门

青瓷盘口壶２、碗１，陶

俑６、盘７、碗２、钵３、耳
杯２、勺１、唾壶２、附■
带流罐２、凭几１、灶１、
烛台１、犀牛２、马１，玉
环１，滑石猪２，铜镜１、
钱８、门索练１，铁门环

１、镜１

竹 林 七 贤 与 荣 启

期砖拼 壁 画，少 量

墓砖模 印 菱 形 纹、
钱纹、卷草纹等

南 朝 早

期

门、棺座、
案

《文 物》
１９６０ 年

第Ｚ１期

破坏

１５
南 京

杨 村

Ｍ４

“凸”字形单室券顶砖 墓，两

侧壁 各 有 二 组 直 棱 假 窗 和
“凸”字 形 壁 龛，后 壁 一 组，
墓室后部有砖砌棺 床，上 有

二块一副石棺座，墓 室 前 部

有围屏石榻。全长８．０６米，
墓室长４．９２、宽２．１米

一道

石门

青瓷盏５、盘口壶１、唾

壶１、盖罐１，陶灯３、盘
２、钵１、碗１、附■带 流

罐１、砚１、奁盒１、灶１、
三足炉１、井１、俑４、马
１、凭几１，银 钗１，铜 钗

１、镜１，滑 石 猪４，石 墓

志１

部 分 墓 砖 模 印 莲

花、网格纹等

南 朝 中

晚期

门、棺座、
围 屏 石

榻，墓志

《东 南 文

化》２０２４
年 第 ６
期

保存

较好

—３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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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

序号
墓葬

名称
墓葬形制

甬道

设门
出土器物（单位：件）

墓室

装饰
时代 石葬具

材料

出处
备注

１６
南 京

杨 村

Ｍ５

“凸”字形单室券顶砖 墓，两

侧壁 和 后 壁 各 有 一 组 直 棱

假窗和“凸”字形壁龛，墓 室

后 部 有 砖 砌 棺 床。全 长

７．７８米，墓 室 长４．７４、宽２
米

一道

石门

青瓷盏４，铜镜１，滑石

猪２，石墓志１
南 朝 早

期
门，墓志

《东 南 文

化》２０２４
年 第 ６
期

破坏

１７

南 京

燕 子

矶 梁

墓

“凸”字形单室券顶砖 墓，墓

室后部有砖砌棺床，棺 床 上

有四块二副石棺座，棺 床 前

为石祭 台。全 长７．４米，墓

室长５、宽２．３５米

一道

石门

石马１、俑４、帷帐座３、
墓志１

部 分 墓 砖 模 印 莲

花 纹、忍 冬 纹、网

格纹、钱纹等

普 通 二

年（５２１）

门、棺座、
祭 台、帷

帐座，马、
俑、墓志

《文 物》
１９８０ 年

第２期

破坏

１８

南 京

对 门

山 南

朝墓

“凸”字形单室券顶砖墓，两

侧 壁 各 有 二 组 直 棱 假 窗 和

火焰形 壁 龛，后 壁 一 组，墓

室后部有砖砌棺床，上有四

块二副 石 棺 座。全 长８．７６
米，墓室长５．９、宽２．４４米

一道

石门

青瓷莲 花 壶１、盘 口 壶

１、碗３、三足砚１、三 足

灯１，滑石猪３，石俑３、
马１

少 量 墓 砖 模 印 莲

花纹和菱形纹

南 朝 中

晚期

门、棺座，
俑、马

《文 物》
１９８０ 年

第２期

破坏

１９

南 京

砂 石

山 南

朝墓

“凸”字形单室券顶砖 墓，墓

室后部有砖砌棺床，两 侧 壁

及后 壁 各 有 一 直 棱 假 窗。
全长８．６米，甬 道 长３．３９、
宽１．４３米

一道

石门

陶牛车１、俑２、屋１、残
马蹄、残 俑、犀 牛 等，另

有缴回 的 陶 盘、碗、灶、
座、凭几、长 方 形 果 盒、
博山炉，青 瓷 壶，石 俑、
龟座碑，五铢钱等

南 朝 中

晚期
门，俑

《考 古 通

讯》１９５６
年 第 ４
期

破坏

２０

南 京

板 桥

南 朝

墓

“凸”字形单室券顶砖 墓，两

侧壁 及 后 壁 均 有 一 组 直 棱

假窗和火焰形壁龛，墓 室 后

部有砖砌棺床，上有 二 副 石

棺座，石棺座前部为 长 方 形

石祭台。全长８．０２米，墓室

长５．１６、宽２．４２米

一道

石门

陶侍俑３、钵２、盆１、盘
３、罐１、附■带 流 罐１、
果盒１、耳杯１、直筒小

罐１、■斗１、甑１、插器

１、器盖１、盒１、香薰２、
鸡２、羊１、仓屋１、牛车

１、马１、穷奇１

墓 砖 多 模 印 莲 花

纹、网格纹

南 朝 中

晚期

门、棺座、
祭台

《考 古》
１９８３ 年

第４期

破坏

２１

南 京

仙 鹤

门 南

朝墓

“凸”字形单室券顶砖 墓，两

侧壁 各 有 两 组 直 棱 假 窗 和

火焰 形 壁 龛，后 壁 一 组，墓

室后部有砖砌棺床，上 有 二

副石棺座。全长约１０米，甬
道长３．３５、宽１．３６米，墓 室

长５．８４、宽２．９米

一道

石门

青瓷盘口壶２、唾壶１、
盏２，陶俑４、茶盏１、盏
托２、盆１、盘４、罐１、碟
１、直筒 小 罐１、灶１、勺

１、砚台１、盒２、薰盖１、
凭几２、马１，石俑２、兽
１、围屏４、龟趺墓志１

墓 砖 多 模 印 莲 花

纹、网格纹

南 朝 中

晚期

门、棺座、
围 屏，
俑、兽、
龟 趺 墓

志

《考 古》
１９８３ 年

第４期

破坏

２２

南 京

马 家

店 南

朝墓

“凸”字形单室券顶砖 墓，两

侧壁 各 有 一 组 直 棱 假 窗 和
“凸”字 形 壁 龛，后 壁 一 组，
墓室后部有砖砌棺 床，上 有

二块一副石棺座，棺 床 前 有

一围屏石榻。全长８．１１米，
墓室长４．９７、宽２．０７米

一道

石门

青瓷唾壶１、三足砚１、
盘口壶１、盏４，陶唾壶

１、三 足 砚１、附■带 流

罐１、凭几１、仓屋１、牛
车１、灯１、罐１、果盒１，
石墓志１（无 字）、马１、
俑７、兽１、帷帐座４

墓 砖 多 模 印 莲 花

纹、网 格 纹、忍 冬

纹等

南 朝 中

晚期

门、棺座、
围 屏 石

榻、帷 帐

座， 墓

志、马、
俑、兽

《南 京 文

物 考 古

新 发 现：
南 京 历

史 文 化

新 探

二》，１０５
－１１１页

破坏

—４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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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

序号
墓葬

名称
墓葬形制

甬道

设门
出土器物（单位：件）

墓室

装饰
时代 石葬具

材料

出处
备注

２３
南 京

蔡 家

塘 Ｍ１

“凸”字形单室墓，墓室 后 部

有砖砌棺床，棺床上 有 四 块

石板拼成二组石棺 床，棺 床

前有 二 块 石 板 拼 成 的 石 祭

台。全长 约９．８米，墓 室 长

５．８３、宽３．０５米

一道

石门

出土遗物 较 多，但 多 已

残破无法 复 原，可 辨 者

有瓷鸡首壶１、唾壶１，
玉环２，陶俑１，此外还

有石俑，滑 石 猪，铁 镜，
陶 牛 车、罐、盆、钵、凭

几、灯、■斗 和 石 帷 帐

座

墓砖模 印 钱 纹、宝

相花纹

南 朝 中

晚期

门、棺座、
祭 台、帷

帐座

《考 古》
１９６３ 年

第６期

破坏

２４

南 京

小 村

南 朝

墓

“凸”字形单室砖墓，墓 室 后

部有 砖 砌 棺 床。残 长７．１
米，墓室残长３．９、宽１．８米

一道

石门

青瓷盏２，陶耳杯１、灯

盘１、器座４、唾壶１、灯
１、灯柱１、盘３、果盒１、
直腹罐１、俑３、凭几１、
穷奇１，滑石猪１

墓砖模 印 莲 花 纹、
网格纹，并 有 数 块

刻 有 嵇、向、左 天

人、大 龙、虎 等 铭

文 构 成 砖 拼 壁 画

的画像砖

南 朝 中

晚期
门

《东 南 文

化》２０１５
年 第 ２
期

破坏

２５

南 京

东 善

桥 砖

瓦 一

厂 南

朝墓

“凸”字形单室券顶砖 墓，甬

道两 壁 对 称 分 布 两 个 券 顶

小耳室；墓室两侧壁 各 有 二

组直棱假窗和长方 形 壁 龛，
后壁一组；墓室后部 有 砖 砌

棺床，棺 床 前 部 为 石 祭 台。
全长７．８５米，墓室长４．７５、
宽２．２３米

一道

石门

青瓷碗２，酱釉瓷盏１，
陶俑２、仓屋１、灯２、碗
１、盘１、果盒１、甑１、圈
栏１、车１、穷奇１，陶帷

帐座残片

墓 砖 多 模 印 莲 花

纹、忍 冬 纹、网 格

纹、卷 草 纹、四 出

钱纹等，另 有 砖 面

凸印文官像

南 朝 晚

期

门、祭台、
插器

《东 南 文

化》１９８７
年 第 ３
期

破坏

２６

南 京

胜 太

路 南

朝墓

“凸”字形单室券顶砖墓，西

侧壁残存直棱假窗，墓室后

部 有 砖 砌 棺 床。全 长 约

７．１ 米，墓 室 长 ４．７６、宽

２．０６米

一道

石门

青瓷碗５，石俑５、凭 几

１、器足３、灶１、帷 帐 座

１、兽１

墓 砖 模 印 各 式 莲

花 纹、卷 草 纹、网

格纹等，另 有 凤 鸟

宝瓶卷草画像砖

南 朝 晚

期

门、 器

足、帷 帐

座，俑、
凭 几、
灶、兽

《文 物》
２０１２ 年

第３期

破坏

２７

南 京

西 善

桥 第

二 砖

瓦 厂

南 朝

墓

“凸”字形单室券顶砖墓，后

壁有砖砌双塔结构；墓室后

部有砖砌棺床，棺床上有二

块一副石棺座，棺床前为围

屏石榻。残长４．７米，墓 室

长３．５、宽１．５米

一道

石门

青瓷碗３、盏３，陶碗１、
甑１、托盘１、女俑１、凭
几１、犀牛１，石俑５、兽
２、马１、犀牛１、凭几２、
坐榻１、帷帐座４、墓 志

１

墓砖模印 莲 花 纹、
忍冬纹

南 朝 中

晚期

门、棺座、
围 屏 石

榻、帷 帐

座，俑、
马、犀牛、
兽、凭几、
墓志

《东 南 文

化》１９９７
年 第 １
期

破坏

２８

南 京

新 宁

砖 瓦

厂 Ｍ１

“凸”字形单室券顶砖墓，墓

室后部有砖砌棺床，棺床前

有石祭台，石祭台上有小型

石碑。全长约７．９米，墓 室

长约５．１５、宽约２．１米

一道

石门

瓷盘口壶、碗，滑 石 猪，
石 灶、俑、祭 台、帷 帐

座、碑

南 朝 中

晚期

门、祭台、
帷 帐 座，
灶、俑、
小 型 石

碑

《考 古》
１９５９ 年

第５期

破坏

２９

南 京

胡 村

南 朝

墓

“凸”字形单室券顶砖墓，墓

室后部有砖砌棺床，墓室后

壁有 砖 砌 双 塔 结 构。全 长

８．３２米，墓 室 长 ４．９６、宽

２．２４米

一道

石门

青瓷盏７、盘口壶１，陶

俑２，滑石猪２，石俑３

后壁砖砌 双 塔，墓

砖模印莲 花 纹、缠

枝 花 纹、宝 瓶 花

纹、钱纹、神 兽 纹、
飞天纹、侍俑纹等

南 朝 晚

期
门，俑

《考 古》
２００８ 年

第６期

破坏

—５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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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

序号
墓葬

名称
墓葬形制

甬道

设门
出土器物（单位：件）

墓室

装饰
时代 石葬具

材料

出处
备注

３０
南 京

甘 家

巷 Ｍ４

甬道长３．１、宽１．６米，墓室

长６．４、宽３．７米

一道

石门

青 瓷 盏、蛙 盂 等，滑 石

猪、勺、珠、贴 金 珠、雕

像、牌、饰，五铢钱

萧梁 门

《考 古》
１９７６ 年

第５期

破坏

３１

南 京

甘 家

巷

Ｍ３０

甬道长２．１、宽１．２米，墓室

长４．６、宽１．８米

一道

石门
石牛、案足、帷帐座 萧梁

门、 案

足、帷 帐

座，牛

《考 古》
１９７６ 年

第５期

破坏

３２

南 京

甘 家

巷 Ｍ６
（萧 秀

墓）

“凸”字形单室墓，两侧壁各

残存一直棱假窗，墓室后部

有砖砌 棺 床。全 长 约１０．７
米，墓室长６．３、宽３．２５米

一道

石门

青瓷碗２、唾壶２，石 案

足７、帷 帐 座８，陶 俑、
盘，石凭几、砚

萧梁

门、 案

足、帷 帐

座， 凭

几、砚

《考 古》
１９７６ 年

第５期

破坏

３３

南 京

尧 化

门 南

朝 墓
（萧 伟

墓）

“凸”字形单室券顶砖墓，墓

室后部有砖砌棺床，上散落

四块石棺座，棺床前残留围

屏石 榻 和 石 帷 帐 座 残 件。
全 长 约 １１．４ 米，墓 室 长

６．４、宽３．２米

一道

石门

青瓷碗１，陶盂１、屋１、
三足砚１、盘１、托盘１、
碗１、盒１、男俑１、女俑

２，铜环１、钱３串，石墓

志４、围 屏１０、帷 帐 座

６、案足４、凭几１、器 足

８，以 及 铜 镜，陶 多 子

盒、牛 车、托 盘、灯 盏、
凭几等残片

墓 砖 多 模 印 各 式

莲 花 纹、忍 冬 纹、
菱形纹、网格纹等

萧梁

门、棺座、
围 屏、帷

帐 座、案

足， 墓

志、凭几

《文 物》
１９８１ 年

第１２期

破坏

３４

南 京

甘 家

巷 萧

融墓

“凸”字 形 单 室 墓，顶 不 存。
墓 葬 全 长９．８米，墓 室 宽

３．１５、残高１．７８米

不明 石墓志２，其余不存

墓 砖 多 模 印 莲 花

纹、钱 纹、网 格 纹、
忍冬纹等

萧梁 墓志

《文 物》
１９８１ 年

第１２期

破坏

３５

南 京

甘 家

巷 萧

象墓

“凸”字形单室券顶砖 墓，墓

室后部有砖砌棺床，上 有 石

棺座，棺 床 前 有 围 屏 石 榻。
全 长 约 １０．６ 米，墓 室 长

６．４８、宽２．９６米

一道

石门

瓷唾壶１、盏１、碟１、鸡
首壶１，陶女俑２、马１、
杯１、魁１、果盒１、托盘

１、盘２、灯２、三足砚１、
凭几１、熏１、屋２，铜钱

７，滑石猪１，墓志１

许 多 墓 砖 模 印 莲

花 纹、钱 纹、忍 冬

纹、斜网格纹等

萧梁

门、棺座、
围 屏 石

榻，墓志

《文物》
１９９０ 年

第８期

破坏

３６

南 京

白 龙

山 南

朝 墓
（萧 宏

墓）

“凸”字形单室券顶砖 墓，两

侧壁及 后 壁 均 残 存“凸”字

形壁龛，墓室后部有 砖 砌 棺

床，原 摆 放 石 棺 座。全 长

１３．４米，墓室长７．７、宽３．７
米

一道

石门

青瓷唾壶１、盏２，陶俑

２、屋１、三足炉２、灯１、
凭几１、盘２、钵１、罐１，
铜镜１、泡钉１，铁镜１，
石祭台１、板１、墓志２

墓 砖 多 模 印 莲 花

纹、网 格 纹、忍 冬

纹、菱形纹等

萧梁
门、祭台，
板、墓志

《考 古》
１９９８ 年

第１２期

破坏

３７

南 京

西 善

桥 南

朝 墓
（黄 法

氍墓）

“凸”字形单室券顶砖墓，甬

道 两 侧 对 称 分 布 一 对 小 型

耳室，墓室两侧壁各有二组

直棱假窗和长方形壁龛，后

壁一组，墓室后部有砖砌棺

床，上 有 二 块 一 副 石 棺 座，
棺床 前 为 围 屏 石 榻。全 长

约９．６米，墓 室 长５．５、宽

３．１５米

一道

石门

青瓷盘１、盏５，陶 果 盒

１，石帷帐座４、墓志１
墓 砖 大 多 模 印 莲

花纹
陈朝

门、棺座、
围 屏 石

榻、帷 帐

座，墓志

《文 物》
１９９３ 年

第１１期

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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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

序号
墓葬

名称
墓葬形制

甬道

设门
出土器物（单位：件）

墓室

装饰
时代 石葬具

材料

出处
备注

３８

丹 阳

仙 塘

湾 南

朝 墓

墓（齐

景 帝

修 安

陵）

“凸”字形单室穹隆顶 砖 墓，
墓室 后 部 有 砖 砌 棺 床。全

长１５米，墓室长７．９、宽４．９
米

二道

石门

淤土 中 清 理 到 一 些 残

破文物，可 辨 瓷 器 有 青

瓷罐等，陶 器 有 俑、屋、
盘、罐、盒、器 座 等，铁

器有刀和 剑 等，金 玉 料

器有 装 饰 金 花 和 小 动

物、黑白 棋 子、料 珠、红

白玛瑙珠、琥 珀 和 水 晶

饰 件 等，石 器 有 俑、石

板等

墓 壁 残 留 羽 人 戏

虎、竹林 七 贤 与 荣

启期、出 行 卤 簿 砖

拼壁画，墓 砖 多 模

印各式 莲 花 纹、钱

纹、网 格 纹、忍 冬

纹、缠枝纹等

萧齐 门，俑、板
《文 物》
１９７４ 年

第２期

破坏

３９

丹 阳

金 家

村 南

朝 墓
（齐 废

帝 萧

宝 卷

墓 或

齐 明

帝 兴

安陵）

“凸”字形单室穹隆顶砖墓，
两 侧 壁 和 后 壁 均 有 直 棱 假

窗和火焰形壁龛，墓室后部

有 砖 砌 棺 床。 全 长 约

１５．３３米，墓 室 长 ８．４、宽

５．１７米

二道

石门

瓷碗２、钵１、鸡首壶１，
陶俑１，铜钱１，石俑１、
马槽１、祭台１，另 有 铜

饰件、银饰片、云 母 片、
漆器残片等

墓 壁 残 存 日、月、
狮 子、守 门 武 士、
天 人、羽 人 戏 龙、
羽人戏虎、竹 林 七

贤与荣启 期、出 行

卤簿砖拼 壁 画，墓

砖多模印 莲 花 纹、
钱 纹、网 格 纹、缠

枝花卉纹等

萧齐

门、祭台，
俑、 马

槽、臼

《文 物》
１９８０ 年

第２期

破坏

４０

丹 阳

吴 家

村 南

朝 墓
（齐 和

帝 恭

安陵）

形 制 与 丹 阳 金 家 村 南 朝 墓

基本相同。全 长１５．６４米，
墓室长８．２、宽５．１９米

二道

石门

陶 俑４、犀 牛１，石 俑

１０、马１、马 槽１、祭 台

１、臼１，铜钱１，另 有 铜

饰件、银饰片、云 母 片、
漆器残片等

墓壁残存 狮 子、守

门 武 士、天 人、羽

人 戏 龙、羽 人 戏

虎、竹林七 贤 与 荣

启期、出行 卤 簿 砖

拼壁画，墓 砖 多 模

印 莲 花 纹、钱 纹、
网格纹、缠 枝 花 卉

纹等

萧齐

门、祭台，
俑、马、
马槽

《文 物》
１９８０ 年

第２期

破坏

４１

南 京

狮 子

冲 Ｍ１
（梁 昭

明 太

子 萧

统墓）

“凸”字形单室穹隆顶砖墓。
全长１５．６米，墓室长８．３２、
宽４．８８米

二道

石门

未发掘至底，填土中 出

土“中 大 通 二 年”纪 年

砖

墓 壁 残 留 羽 人 戏

虎、竹林七 贤 与 荣

启期砖拼 壁 画，墓

砖模印莲 花 纹、网

格 纹、钱 纹、忍 冬

纹、缠枝纹等

萧梁 门

《东 南 文

化》２０１５
年 第 ４
期

破坏

４２

南 京

狮 子

冲 Ｍ２
（梁 丁

贵 嫔

墓）

“凸”字形单室穹隆顶砖墓，
侧 壁 有 直 棱 假 窗 和 火 焰 形

壁 龛。全 长１５．２米，墓 室

长８．４、宽５米

二道

石门

未发掘至底，填土中 出

土“普通七年”纪年砖

墓 壁 残 留 天 人 等

砖拼壁画，墓 砖 模

印 莲 花 纹、网 格

纹、钱纹、忍 冬 纹、
缠枝纹等

萧梁 门

《东 南 文

化》２０１５
年 第 ４
期

破坏

４３

南 京

罐 子

山 南

朝 墓
（陈 宣

帝 显

宁陵）

“凸”字形单室穹隆顶砖墓。
全长１５米，墓 室 长８．４、宽

５．１米

二道

石门

残存有 青 瓷 碗１，陶 女

俑１、残陶器１，玉玦１、
猪２，珰形角器１，另 有

残铜泡、琥珀虎形饰品

墓 壁 残 留 狮 子 砖

拼壁画，墓 砖 模 印

莲 花 纹、网 格 纹、
方胜纹、忍冬纹等

陈朝 门

《考古》
１９６３ 年

第６期

破坏

—７８２—

许志强：汉晋变迁视角下的南朝陵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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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壹

南朝墓葬的墓前祭祀设施

1. 南京狮子冲 M2 墓前砖砌祭台（笔者摄，南—北）

2. 南京警犬研究所 M1 墓前砖砌祭台（西—东）



图版贰

南朝墓葬的石葬具和佛教因素

3. 南京狮子冲 M2 墓壁花纹砖（笔者摄，南—北）

1. 南京杨村 M4 石门、围屏石榻、石棺座（南—北） 2. 梁吴平忠侯萧景墓神道石柱柱首（笔者摄，东—西）


